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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急聲道： 「君子一言！」
呂子奇也毫不考慮地道： 「快馬一鞭！

」
邵浣春卻變色道：
「呂老，你答應的太快了，萬一你失了

手，豈不是反為那小子所用……」
呂於奇笑笑道：
「老夫祇輸出一雙手，並沒有輸出整個

人，我不相信會輸給他，一失敗了，也不見
得會受他的差遣，如何使用這雙手，還由我
自己決定！」

邵浣春頓了一頓才道：
「假如他叫呂老去做不法的行為呢？呂

老答應在先，又如何拒絕……」
呂子奇一笑道： 「當我無法拒絕時，便

把雙手砍下來。叫他自己使用！」
邵浣春祇得默然退過一旁。
呂子奇沉聲道： 「小子！你可準備好

了！」
金蒲孤笑笑道：
「我早就準備好了，祇是這廳中光線太

弱，你年紀大了，可能力不佳，是否要叫主
人把燈光加強一點？」

呂子奇憤然作色，但又冷靜下來一笑
道：

「小子！你不必耍狡猾，故意用話激怒
我，影響我出手的難度，老夫使鏢數十年，
就是在暗室之中，也不怕你逃上天去，留神

注意著，老夫要出手了！」
語畢將手一揚，但見一縷金光，像流星

般地對金蒲孤射去，勢子不徐不緩，鏢行無
聲無息！

金蒲孤神態自然，目光凝視鏢上，直等
錢鏢飛近身前尺許之處，才伸手探出兩指向
錢鏢挾去！

眼看著將要挾住了，忽然那枚錢鏢離奇
地消失了，呂子奇哈哈一笑，可是金蒲孤的
身形猛地一轉，舉起另一隻手虛空一拍，地
上發出葉然一響。

石慧失聲叫道：
「師父！我說過沒有用的，你的浮雲掩

月手法固然神奇，他卻會分光捕影手法……
」

呂子奇微微一笑道： 「丫頭！不要急！
師父還沒有老到昏庸的程度……」

眾人起初也以為金蒲孤已經拍下了錢
鏢，聽見呂子奇的話後，連忙往地上看去，
祇見地上，平躺著一點黃光，卻如初七八月
的上弦月，祇有一半。

石慧叫道： 「師父！您還加上了碎月手
法……」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沒什麼了不起，另外一半在桌面上，

我也是練暗器出身，豈有不明白這些花巧的
道理！」

眾人又移目向桌上望去，果然檀木的桌

面上正中嵌著一條金錢，長約寸許，赫然是
另一半錢鏢，祇不知他是什麼時候，用什麼
手法嵌進去的，整個錢鏢都出現了。

呂子奇臉色微動道： 「小子！算你贏
了！」

金蒲孤卻微笑一聲道： 「我還不敢這麼
想！」

說完猛地一探腰際，銀光飛舞，唯聞一
片叮叮之聲，桌面上也剝剝作響，連續嵌進
七八點金星，每一點都有黃豆大小，合起來
恰好湊成半枚錢鏢。

而地下的那半枚錢鏢卻已不見蹤影，金
蒲孤手中仍不停歇，一面揮舞著修羅刀，一
面叫道： 「黃姑娘！麻煩你將桌面上的碎屑
拼起來，看看是否全了！」

黃鶯不明就裡，但還是走過去將那些碎
屑聚集起來，拼成一個半圓叫道： 「全了！
」

金蒲孤搖頭道： 「不行！那一半再起出
來，一定要湊成一個整園！」黃鶯伸手一拍
嵌在桌面的半枚錢鏢也跳了出來，卻像有人
在暗中操作一般，逕向金蒲抓的耳際飛去。

而金蒲孤的修羅刀也舞到密不透風的程
度，又是叮叮一陣急響，地下金屑飄灑，片
刻之後，金蒲孤才停下來，先將修羅刀插進
鞘中，拭拭額上的汗珠道：

「呂老頭兒，這下子我大概是真正的贏
了！」

呂子奇長歎道： 「金蒲孤！你雖然勝的
取巧，但老夫也敗得心服。」

金蒲孤拱手道： 「承讓！承讓！」
呂子奇臉色卻不太自然地道：

「金蒲孤，老夫雖已認輸，可是對你所
採取的手段頗為不齒，設若老夫不及時收回
暗勁，豈不是白白斷送了一個無辜的女孩子
……」 （一二○）

如今我不僅平安生還，而且活得比以前還
好，不，應該說得到連做夢都沒想到的幸福，這
全都得歸功於金田一耕助這位人士。如果不是這
位一頭亂髮、說話慢條斯理、個子矮小的奇妙偵
探適時出現，我這條小命恐怕早就不保了。

事件解決後，我們正要離開八墓村時，金田
一耕助對我說道。

「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夠像你一樣經歷過這麼
恐怖的事件，如果換成是我，我會將這三個月的
經驗記述下來，作為一生的記念。」

當時我回答他：
「我正有此打算，趁著記憶猶新的時候，將

這次事件的始未鉅細靡遺地記述下來，尤其是要
向世人讚揚你的智慧和功勞。除此之外，我沒有
更好的方法報答你。」

我真的很希望盡可能早日完成這項承諾。
由於那三個月的經歷實在大過恐怖了，從未

寫過文章的我一直不知道從何處下筆，對金田一
先生的承諾才會擱延到現在才實現。

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我的生活步調變緩慢
了，好不容易才恢復健康。最近做惡夢的頻率降
低了許多，身體狀況也很不錯，雖然我對於寫作
依然沒有信心，但是想想我又不是在創作小說，
祇不過是一字不漏地陳述自己遭受的經歷，便當
它是一種紀實報告，或許離奇，恐怖的事實可以
彌補我文章的拙劣。

八墓村！喔，回想起來，我就禁不住一陣顫
慄，多麼令人厭惡的名字！多麼令人生懼的村落
啊！還有那夢質般的恐怖事件！

八墓村——直到去年二十七歲以前，我連做夢都想不到世上
有這麼一個村名詭異的村莊，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居然跟這村
莊有重大的關係。我隱約知道自己大概是岡山縣人，但究竟是岡
山縣的什麼郡或什麼村出生，就不得而知，也不想探究。

自從我懂事以來一直住在神戶，對鄉下地方沒有絲毫興趣，
況且我母親沒有半個鄉下親戚，在我面前也絕口不提故鄉的事
情。

啊！媽媽…直到現在，我眼中依然可以清晰描繪出你去世之
前的容貌。

幼年喪母的男人對母親的感受，恐怕都跟我一樣吧！在這世
界上，沒有人比我母親更漂亮。媽媽的身材嬌小，身體各部位的
比例都很均勻；瘦小的臉龐配上勻稱的五官，就像漂亮的搪瓷娃
娃一樣；小巧的一雙手，跟我孩提時候的手一般大小，終年都忙
著為人做針線，媽媽不太說話，也很少外出，但是當她一開口，
就流露出語調輕柔的岡山腔，像音樂一般，輕快地在我耳邊流
轉。

當時我幼小的心靈最感到痛苦的就是，這麼溫柔嫻靜的媽
媽，為什麼一到半夜時分，突然好像受到惡魔侵襲一般，從床上
坐起來，表情驚恐，快速他說些我聽都聽不清楚的事情，隨即不
斷地用頭撞擊枕頭痛哭起來。

我被媽媽驚醒後，看見養父一直搖晃媽媽的身體，叫喚她的
名字，依然無法使她清醒。媽媽不斷地哭泣，最後哭累了，倒在
養父的懷中睡著了。這時候，我的養父便會徹夜擁抱著媽媽，輕柔
地安撫她…… （七）

回門祇好你受拜，我是不與他見面的。」夫人笑道： 「你也
太執拙了！一個親女婿，須將前事休題，方是正理。」柯爺還要
回答推諉，忽見家人送進一封書子來，稟道： 「啟爺，京中裴爺
有書到來，請爺電閱。」說著將書子呈上。柯爺接過拆開一看，
祇見上寫道：

年愚弟裴長卿頓首，致書於
柯年兄閣下：京都一別，本擬餞別江干，以盡朋友之誼。誰

知飄然遠引，不領杯水之情，似乎於交道未免落落寡合也。然獨
有可原者。金蘭之好，尚不敵骨肉之親。親如女婿，半子也，女
之賴以終身，岳之賴以養老，非泛泛疏遠可比。若論前事，不怪
自己多疑，啟枕畔讒人之漸；反怪無心數語，結生平莫釋之冤。
雖訂秦晉，猶如吳越。此弟之所大不解昔也。況婿初登仕版，即
邀聖眷，其將來職分定在你我之上。其後之欲赴功名，非不可借
其援引，全你我燕翼之謀。弟處局外，尚為兄婿極力週旋。豈有
至親而不見面？又弟所不取也。感悟發於一心，休謂逆言之入
耳。藥石寄於千里，當知忠告之宜聽。不然兄之薄情寡恩，鞏為
天下後世笑。書不盡言，兄其鑒之。柯爺看了書字，不禁哈哈大
笑道： 「裴年兄真良友也。」夫人便問： 「裴公寄來什麼書字？
」柯爺就將書中的話先向夫人說了一遍，又道： 「裴年兄也是勸
我翁婿解和。書中言語句句金石，令我不能不拜服。而今細想前
事，皆由我多疑之誤，致惹秀林之讒，與寶珠何干！又與女婿何
干！就是他四首《玉人來》詩，示必他就說的是我女兒。總因我
一點疑團，弄出無限風波，反叫裴年兄做了他們的大恩人，我倒
做了老厭物。夫人呀！我今知悔了。回門自然見女婿的。從此相
好，不致相尤。」夫人笑道： 「這便才是。」

果然到了回門日期，宣爺夫婦來到柯府，見了岳丈、岳母，
大拜八拜。岳母見了女婿、女兒，自然是親熱的。此刻，岳丈見
了女婿，更加親熱。時刻談講下棋、吟詩，又叫兒子鳴玉討姊丈
的教。直是分雖翁婿，情同骨肉。留女兒在家住對月，並連女婿
也留下了。此乃是翁婿相好如初之時。

不料，朝中卻鬧出一個大變動來。祇因奸相蔣文富在朝威權
日重，又有一個鞏御史在他門下助紂為虐，引了一班趨附的小人
夤緣進來，或做文官，或做武官，都是奸相作主。前因女兒一
死，天子不將宣生治罪，反昇他官職，將我師生一個罰俸，一個
革職，豈不可恨！陰生異志，暗蓄死士，打造軍器，勾通外國，
欲圖大位。 （六十九）

難怪有這麼多的巧合，原來Gordon就是
仲柔的哥哥，本尊一直躺在自家的醫院
裡。

而他消失的日期，正好跟電擊手術是
同一天，所有的一切她幾乎都能串連起來
了。

幸好仲柔早她一步出聲，不然自己就
糗大了，搞不好還會被他誤以為是亂認人
的花癡。

「啊？」
大美人此時此刻似乎心情不佳，聽她

剛剛的意思，好像就算曾經見過，她也不
打算承認就是了。

難道他曾經得罪過她而不自知？咦，
有嗎？

聽見他 「啊」了一聲，歐嘉芝並沒打
算接話。

「呃，我們坐下來聊好了。哥，你要
好好跟嘉芝培養一下默契，你們是我婚禮
上最重要的伴郎跟伴娘。」

看見場面有點冷，辜仲柔趕緊出聲想
熱絡一下。

怎麼回事呢？她還以為哥這張帥臉是
男女老幼通殺的，怎麼偏偏遇到了不買帳
的嘉芝。

看大哥在嘉芝面前吃鱉的模樣，還真
糗！

辜仲柔偷偷瞄了嘉芝一眼，心裡有些
納悶。

怪了，嘉芝明明不是難相處的人，而
且剛剛還跟自己有說有笑的，怎麼一見到
哥，就變成一副冷冰冰的模樣？

「請問歐小姐在哪裡高就？」
雖然不知道自己是何時得罪眼前這位

大美人的，但辜仲暘決定盡自己伴郎的責
任，好好地跟伴娘培養感情。

而且，他也很好奇，她似乎在生他的
氣，但為什麼呢？

「我自己開店。」歐嘉芝一語帶過，
沒打算再說更多。

「是什麼樣的店呢？」辜仲暘鍥而不

捨地繼續追問。
祇是——
「先生，麻煩替我

加些開水。」這次歐嘉
芝更絕，根本不理他，
直接轉頭跟經過的wait-
er說話。

她把他說的話，很
自 動 地 ， 從 耳 邊 消 音
了。

拿 起 加 滿 水 的 水
杯，她優閒地喝著水，
她要多喝點水，以消消
火氣，因為他現在問的
每句話，都讓她氣得想
冒火。

哼！她才不理辜仲
暘那張愈來愈不爽的俊
臉。

他的不爽跟她的比
起來，根本微不足道。
還說什麼絕對不會忘記
她，騙子騙子騙子！

在這麼詭異的氣氛中，已經不是重點
主角的辜仲柔如坐針氈，太恐怖了，這兩
個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呵呵，哥，你不知道有多巧，嘉芝
就是那件你也稱讚的 『天使花嫁』的設計
師，剛才我跟媽就是去她的店裡試穿婚
紗。」她立即熱絡地開口替嘉芝回答，也
找了個台階讓哥下。

「喔——我還以為，這麼柔美浪漫的
婚紗，設計師應該也是個溫柔善良的人
呢。」被惹火的辜仲暘開始反擊，話中隱
隱帶著刺，跟女人卯上，這還是第一次。

「哥，你在說什麼啦？」
辜仲柔一聽大哥說出這樣的話，額頭

馬上降下三條黑線，完了完了，她根本不
敢去看嘉芝的表情。

「嘉芝，我哥不是那個意思！」辜仲
柔好忙，忙著當和事老。 （二十九）

在剎那之間，我們的思路相同，想到了同一
個結果。

這時，我們在想著的是，歷史上有哪一個皇
帝，是逃亡之後被人不斷搜尋下落的？在中國五
千年歷史上，這樣皇帝並不多、而我和白素之所
以同時想到了那一上的緣故，是由於不久之前
（半小時之前）還有人在追問他的下落，也由於
費力醫生的怪問題，問到了建文帝的下落，才導
致後來出現了那麼不愉快的局面。

我和白素都想到了這個皇帝，他的名字是朱
允文，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明大祖把皇位傳了
給他，他一來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二來覬覦皇位
的人大多，他非但不去籠絡他的那些叔叔，反倒
不斷去逼他們，終於，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
起兵造反，建文帝在南京城破之日，下落不明，
成為歷史疑案。

對了，上次齊白來的時候，也曾一再提及歷
史疑案那句話，那是絕不會錯的了。

但是，我和白素都沒立即了叫出他的名字
來，剎那之間，我們祇覺得奇怪至極——要不
然，我們的手，也不會變得冰冷。

我們想到的是：費力為什麼恰好對建文帝的
下落有興趣？

在他的研究所中，有一個 「李自成」——這
個人，可以說他是瘋子，也可以說他是被李自成
的靈魂侵襲了，究竟事實真相如何，不得而
知。

而他又十分關心建文帝的下落，豈在不知
位於何處的一座古墓之中，齊白又遇到了個自
以為他就是建文帝的人。

那個人是不是也受到了的鬼魂的侵襲？
如果是的話，兩宗古老鬼魂的侵襲事件，是

不是有關聯？說得明白一點，是不是和費力醫生
有關——那正是他的研究課題？

一想到這一點，不但手心冰冷，簡直遍體生
寒，臉色自然也古怪到了極點。

齊白一直盯著我和白素，神色也陰晴不定，
這時，他自然也知道自己一聽到了 「皇帝」這個
詞，就陡然吃驚，那無疑是自己露了馬腳，因此
他十分希望可以補救。

他嘿嘿乾笑： 「不論你們想到什麼，一定想
錯了，皇帝？哪來的皇帝！哈哈，那古墓不屬普
通人，可是，和皇帝，也扯不上關係。」

我和白素，都用十分同情的眼光望著他，但
是卻又不對他說話，我們祇是自顧自互相交談，
卻又說得相當大聲，可以使齊白清楚聽到。

我道： 「還是有點想不通之處。想當年，
他在城破之日，他倉皇逃走，應該是一直向南
逃，不會向北。嗯，就算後來隱藏妥當，哪裡
還有心思、財力，來大規模經管墓室？那時，
他的環境，幾乎離死無葬身之地也不遠了。」

我說的，自然就是建文帝。齊白聽了，臉上
的神情，就像是含了一滿口活的蝌蚪一樣。

（四十五）


